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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人工智能正快速进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领域。智慧课堂、学生画像、AI助教等技术在提升教育效率的同

时，也带来了新的问题：算法推送可能窄化学生的价值视野，人机交互正在稀释师生之间的情感纽带，

学生对AI的依赖正在弱化独立思考能力。这些现象的背后，是人工智能所遵循的技术逻辑与思想政治教

育所坚守的育人逻辑之间的错位。本文从交往行动理论、规训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化–外化规律出

发，系统分析了这种错位的表现、根源与应对思路。研究认为，走出困境的关键不是拒绝技术或盲从技

术，而是清醒地认识技术的边界，在制度设计、能力建设、关系重构等方面系统发力，让技术真正服务

于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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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is rapidly penetrating the field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Technologies such as smart classrooms, student profiling, and AI 
teaching assistants have enhanced educational efficiency, yet they have also introduced new chal-
lenges: algorithmic recommendation may narrow students’ value horizons, human-computer inter-
action is diluting the affective bonds between teachers and students, and students’ reliance on AI is 
weakening their capacity for independent thinking. Underlying these phenomena is a fundamental 
misalignment between the technological logic that governs AI and the educational logic that under-
pin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Drawing upon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the the-
ory of discipline, and the internalization-externalization framework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
ucation, this study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the manifestations, root causes, and potential responses 
to this misalignment. The findings suggest that the key to overcoming this predicament lies neither 
in outright rejection of nor blind submission to technology, but rather in a clear-eyed recognition 
of its boundaries, coupled with systematic efforts in institutional design, capacity building, and re-
lational reconstruction, so that technology genuinely serves the goal of student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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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当前，我国乡村振兴进入产业振兴深耕阶段，农业发展全面从增产导向转向提质与生态并重。随着

农业生态化与产业化成为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路径[1]，国家相关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坚持产量产能、生

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2]，为新时期农业发展确立了多目标协同的总体基调。在此背景下，大力发

展绿色农业、科技农业，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完善联农带农机制，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

接，已成为县域特色农业转型的重要方向。 
然而，在政策强力推动的背后，一个更深层的问题需要审视：当算法推荐替代教师进行内容筛选，

当人机交互稀释师生之间的情感纽带，当学生对 AI 的依赖日益加深——效率的提升究竟服务于谁？有研

究发现，部分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直接使用 AI 生成答案而绕过思考，一些课堂的行为监测系统让学生学会

了“表演认真”而非真实参与[3] [4]。这正是人工智能所遵循的技术逻辑与思想政治教育所坚守的育人逻

辑之间结构性错位的现实表征。 
这不是技术恐惧，而是对教育本质的追问。人工智能在思政教育中的应用，并非中性的工具介入，

而是一场涉及知识筛选权、师生关系结构和学生主体性养成的深层变革。当前，人工智能与教育的深度

融合已成为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的重要方向，相关政策明确要求“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和教育深度融合，

促进教育变革创新”，并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和全社会通识教育[5]。与此同时，国家正统筹推进教

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6]，教育部亦将“用好人工智能这一关键变量”确立为教育系统性变革的战略抓

手。然而，政策层面的积极推动与教育实践中的深层隐忧之间，存在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当技术以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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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效率之名介入育人过程，效率本身是否反而遮蔽了育人的根本目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任务是价值

观塑造，这需要教育者在对话中理解学生，在真诚交往中传递信念，在实践中促成价值内化。这些教育

环节以主体间的相互理解为前提，无法被数据优化或算法替代。为此，本文借助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

论、福柯的规训理论以及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化–外化规律，审视人工智能进入思政教育所带来的深层挑

战，并探讨应对思路。 

2. 技术嵌入的三重嬗变 

人工智能进入思政教育，带来的不只是工具更新，而是整个教育关系的变化。这种变化是缓慢的、

隐性的，但影响是深远的。以下从“内容–关系–主体”三个递进层面展开分析。 

2.1. 内容之变：算法推荐对知识传播的重构 

传统的思政教育，内容的选择和呈现主要由教师根据教学目标来决定。教师知道学生需要学什么，

即使某些内容暂时不感兴趣，也会通过教学设计来引导他们进入。而算法的逻辑是“投其所好”——根

据用户过往的行为数据，推送他们可能喜欢的内容。这种逻辑在商业领域被证明是有效的，但如果照搬

到思政教育中，就会出现问题。学生只接触他们原本就认同的观点，认知视野逐步收窄；而那些需要一

定理解门槛、但真正重要的理论内容，因为“完读率”低而被算法边缘化。这不是技术故障，而是技术

逻辑与教育逻辑的结构性错位。 
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种错位的性质。他区分了两种社会行动：以成功为导

向的“工具行动”和以理解为导向的“交往行动”。工具行动关心的是“如何最有效地达到目标”，它

追求效率、可计算、可优化。交往行动关心的是“如何达成相互理解”，它需要真诚、信任、对话和时

间。思政教育从根本上说属于交往行动——它不是为了高效地传递信息，而是为了在师生之间达成价值

共识。人工智能本质上是工具行动的最佳载体——它擅长计算最优解，但不擅长理解人心。当工具行动

的逻辑被不加反思地应用于交往行动的场域，就会出现错位。算法推荐追求的是“用户停留时长”，而

不是“价值观是否内化”；智能答疑追求的是“快速给出答案”，而不是“引导学生自己找到答案”。 

2.2. 关系之变：技术中介对师生信任的替代 

传统的思政课堂，教师和学生之间存在着一种特殊的信任关系。学生愿意听老师的课，往往不是因

为老师的课件做得多漂亮，而是因为他们感受到老师是真诚的、关心他们的。这种信任不是一朝一夕建

立的，而是在一次次面对面的交流中逐渐积累的。人工智能正在改变这种关系。智能答疑系统可以 24 小

时在线回答学生的问题，自动批改系统可以快速给出分数，情绪识别软件可以“诊断”学生的心理状态。

这些技术的初衷是好的——减轻教师负担、提高效率。但一个意想不到的后果是：师生之间的直接交流

在减少。当学生的问题可以被 AI 随时解答，他们向老师请教的意愿可能会降低；当系统可以“读懂”学

生的情绪，老师主动关心学生的动力可能会减弱。 
更值得警惕的是，一些学校引入了课堂行为监测系统。学生的抬头率、表情变化、互动频次被量化

成数据。这套系统的逻辑是：好的课堂应该有高的抬头率、积极的表情、频繁的互动。于是，学生开始学

会“表演认真”——做出符合系统预期的行为，而内心并未真正参与。福柯的规训理论在这里提供了一

个犀利的视角。他指出，现代社会的权力不再主要通过暴力来实施，而是通过监视、分类、规范化来“规

训”个体[7]。学生被置于持续的数据凝视之下，他们不再是为了理解而学习，而是为了“被系统判定为

认真”而表演。这种“表演性学习”一旦成为常态，思政教育就失去了它最宝贵的品质：真诚的对话和

真实的思想碰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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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主体之变：技术依赖对独立思考的弱化 

思政教育的目标之一是培养独立思考和价值判断能力。这个过程需要学生自己去阅读、思考、辨析、

表达。正是在困惑中挣扎、在错误中修正、在反复中深化，知识才能转化为信念。这就是思想政治教育

中常说的“内化–外化”规律。内化是将外在的价值规范吸收为内在的认知结构和价值认同；外化则是

将内在的信念转化为外在的行为表现[8]。这个过程的完成，需要学生的主体性参与——主动思考、主动

质疑、主动实践。 
但生成式 AI 的普及正在改变学生的学习方式。当学生面对一个开放性问题时，他们不再需要自己去

查找资料、组织观点、论证立场——只需要把问题输入 AI，几秒钟就能得到一个看起来不错的答案。有

学者指出，相当比例的学生在面对学习任务时会直接使用 AI 生成的答案，而不做任何修改或思考[3]。这

种方式看似高效，实际上绕过了内化过程中最关键的一环。长此以往，学生可能逐渐丧失提出问题、分

析问题、论证观点的能力。他们变得善于“得到答案”，却不善于“寻找答案”。 
以上三个层面——内容的筛选方式、关系的互动模式、主体的能力养成，构成了一个由外而内的侵

蚀链条。技术首先改变了学生接触什么(内容)，然后改变了他们如何与教师互动(关系)，最终改变了他们

自身如何思考和成长(主体)。这不是三个独立的问题，而是同一个结构性错位的不同表征。教育的本质决

定了，技术应用始终不能脱离人的全面发展与福祉这一根本目标。人工智能的应用也应遵循这一原则—

—技术越发展，越不能偏离育人的根本方向。 

2.4. 理论整合：技术权力的双重作用 

上述三重嬗变并非孤立现象，其深层机制可借助哈贝马斯与福柯的理论加以整合理解。一方面，人

工智能的数据监测技术(如课堂行为识别、学习痕迹追踪)构成了福柯意义上的“全景敞视”权力——学生

被置于持续的数据凝视之下，他们的抬头率、表情变化、互动频次被量化、分类、规范化。这种权力不再

依赖外部强制，而是通过“可能被随时看见”的潜在监视，促使学生将外部规范内化为自我规训，从而

产生“表演性学习”：他们不再为了理解而参与，而是为了被系统判定为“认真”而做出符合期待的行

为。另一方面，哈贝马斯的“生活世界殖民”概念揭示了更根本的错位：思政教育本属于以理解为导向

的交往行动领域，但当算法推荐、智能评测等技术工具的逻辑(效率、可计算、控制)全面侵入时，交往行

动被工具行动所取代。师生之间本应通过真诚对话达成的价值共识，被简化为数据指标(如正确率、完成

度)的优化。这种“殖民”直接阻碍了价值内化过程——内化需要主体在困惑、质疑、反思中主动建构意

义，而工具逻辑追求的是快速给出“正确”答案，绕过思辨环节。由此，福柯的规训权力解释了学生行为

层面的异化(表演性)，哈贝马斯的殖民理论则揭示了价值层面内化受阻的结构性根源。两者共同指向一个

核心结论：技术逻辑对育人空间的全面支配，正是思政教育面临深层挑战的理论本质。 

3. 效率逻辑与育人逻辑的结构性张力 

上述三个层面的变化——算法推荐与价值引导的错位、人机交互对师生关系的替代、技术依赖对学

生主体性的侵蚀，表面上看是不同的问题，但它们的根源是同一个：人工智能所遵循的效率逻辑与思想

政治教育所坚守的育人逻辑之间的结构性错位。 
效率逻辑追求的是：更快、更准、更省力。它关注可量化的指标——学习时长、答题正确率、互动频

次、抬头率。育人逻辑追求的是：是否真正促进了学生的成长。它关注的是不易量化的东西——价值观

是否内化、信念是否坚定、判断力是否提升。效率逻辑倾向于简化问题，把复杂的教育过程拆解成一个

个可计算的任务。育人逻辑必须面对人的复杂性——同一个道理，不同学生的理解方式不同；同一个问

题，不同情境下的处理方式不同。效率逻辑希望找到“最优解”，育人逻辑知道没有“标准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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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不在于效率逻辑本身是坏的——它在很多领域是有价值的。问题在于，当效率逻辑被不恰当地

应用于育人场域，当技术逻辑开始替代而不是辅助教育逻辑，错位就发生了。这种现象可以称为“技术

无意识”或“逻辑置换”：我们不知不觉地接受了技术自带的行为准则，用技术是否“好用”来替代教育

是否“有效”。比如，为了提升“抬头率”这个指标，课堂活动被设计得更热闹，但热闹不等于思考深

入。为了提高“互动频次”，系统鼓励学生频繁发言，但发言多不等于收获大。 
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尔库塞曾指出，技术理性不是中性的，它携带着特定的意识形态——效率、控制、

量化。当技术理性从生产领域扩展到社会生活领域，它就开始“统治”人[9]。这一洞见在今天仍然有效。

当 AI 进入思政教育，如果技术理性的逻辑占据了主导地位，那么教育就可能从“培养人”变成“优化人”

——把人变成可以被计算、被预测、被控制的客体。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一些正在发生的现实。 

4. 应对路径 

面对上述挑战，需要的是清醒的认识和务实的应对，而不是极端的态度——既不必全盘否定技术的

价值，也不能盲目乐观地认为技术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以下方向值得认真考虑。 

4.1. 确立价值对齐原则，重构内容供给的逻辑 

“价值对齐”本是人工智能安全领域的概念，指确保 AI 系统的行为与人类价值观保持一致。将其引

入思政教育，意味着算法推荐、内容生成、学生画像等技术应用，必须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思政教

育目标为基准，而不是以“用户偏好”或“流量数据”为基准。 
《“人工智能+教育”行动计划》明确提出“坚持育人为本、素养为先、应用导向、智能向善”[1]。

落实这一原则，需要建立两项制度。一是内容供给的价值审核制度，任何拟在思政课堂中使用的智能推

荐系统，其算法参数必须嵌入主流价值导向，确保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核心内容在推

荐池中占据优先权重；二是算法运行的透明与可审计制度，建立算法决策的留痕机制，定期对推荐结果

进行价值偏离检测，防止“流量逻辑”侵蚀“育人逻辑”。为进一步落实价值审核制度，可初步设计如下

操作框架：成立由教育专家、伦理学家、技术人员、学生代表共同组成的算法伦理委员会，负责制定思

政内容的核心价值标签库，明确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内容的优先权重；要求算法推荐

系统在内容池构建阶段即嵌入标签体系，确保核心内容的推荐概率不低于预设阈值；同时建立月度偏差

检测机制，通过随机抽样对比推荐结果与价值基准，发现偏离超过 5%即启动人工干预和参数调整。 

4.2. 明确人机协同边界，修复师生交往的空间 

技术可以辅助教学，但不能替代教育。在人机协同的实践中，必须划清技术应用的边界：AI 负责数

据处理、资源筛选、初步反馈等事务性工作；教师聚焦于价值引领、深度辅导、情感沟通等 AI 无法替代

的核心育人活动。 
具体可以从三个方面着手。一是为师生面对面交流保留制度空间。合理安排线上教学与线下教学的

比例，避免“屏幕”完全取代“课堂”。智能答疑系统的定位是“辅助”而非“替代”——它可以处理常

规性问题，但重要问题、涉及价值判断的问题，应引导学生与教师直接沟通。二是审慎使用课堂行为监

测技术。如果量化监控(抬头率、表情识别等)导致学生产生“表演性”行为，就需要调整使用方式或寻找

替代方案。技术应用应以“增强而非替代师生互动”为准则。三是建立“教师最终决定权”制度。在学生

价值观评价、思想动态判断等关键环节，教师必须拥有最终决定权，不能完全交给算法。 

4.3. 培养批判性认知，强化师生智能素养 

技术越是发达，人的判断力越重要。应对技术依赖的根本之策，是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教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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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引领能力。 
对于学生，需要帮助他们建立对技术的批判性认知。学校应开设相关课程或专题讲座，帮助学生了

解 AI 的基本原理、优势和局限。更重要的是，培养他们对 AI 生成内容的审视能力——不盲从 AI 给出的

答案，学会追问“这个结论的依据是什么”“有没有其他可能的解释”。例如，在《思想道德与法治》课

程中，可设计“AI 观点辨析”教学活动：教师提供一段由生成式 AI 输出的关于“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关

系”的论述，要求学生分组讨论，分析该论述中是否存在价值偏向、逻辑漏洞，并与教材中的经典论述

进行对比，最后教师引导总结 AI 生成内容的局限性和批判使用的方法。通过这一活动，学生能直观感受

AI 输出并非客观中立，从而培养审视和质疑的习惯。在课程设计中，应明确哪些任务可以使用 AI 辅助、

哪些任务需要独立完成；对于可以使用 AI 的任务，要求学生同时提交思考过程的记录。 
对于教师，需要帮助他们完成角色转型。教师培训的重点不应只是学习如何操作软件，而应当是：

如何在 AI 辅助的环境中更好地发挥价值引领作用[10]。《“人工智能+教育”行动计划》明确要求“制定

教师智能素养标准”“分层分类开展人工智能素养培训”[1]。应将智能素养培训纳入教师继续教育必修

内容，并建立相应的激励机制，帮助教师从“知识传授者”转变为“价值导航员”和“人机协同的主导

者”。 

5. 结语 

人工智能进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是一场深刻的教育变革。技术带来了效率的提升和手段的丰富，

但也带来了价值引导、师生关系、学生主体性等方面的深层挑战。这些挑战的实质是技术逻辑与育人逻

辑的错位。 
本研究主要基于理论分析，缺乏大规模的实证调查数据支撑，如学生使用 AI 的行为习惯、教师对技

术应用的真实态度等，后续可通过问卷、访谈等方法加以补充。同时，人工智能技术仍在快速演进，通

用人工智能的进一步发展可能带来新的未知挑战，有待持续跟踪研究。 
当前，“人工智能 + 教育”行动正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展开。政策文件强调“坚持育人为本、素养为

先、应用导向、智能向善”。将这一政策理念落到实处，关键在于清醒地认识技术的边界，坚守思政教育

“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在制度设计、能力建设、关系重构等方面系统发力，才能让技术真正服务于

育人，而不是让育人迁就于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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